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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崇涵 × 蔣萬安
兩個大男孩的對話

兩個才華洋溢的⼤男孩，來到政⼤外交系，因⾯試⽽相識相趣，⾄此成為⼤學時期形影不離的
好友。在學有所成後，兩⼈雙雙成為令⼈稱羨的海外菁英，在各自的領域發光發熱。但⽉是故
鄉圓，他們仍決定放下事業、回到台灣，⽤不同的⽅式回饋母校。

最終，兩⼈回到⼀切的起點，再次接受來⾃政⼤外交系的訪問談話。今昔之際，彼此間不同的，
是⼈⽣歷練；不變的，則是堅實友情。

吳崇涵與蔣萬安兩位學⾧的故事開端，其實就是我們熟悉的⽣活切⽚。與他們相同起點出發，
我們興許⾃⼰能從本次訪答中，細細品味、並得到啟發。

撰稿／翁子桓、蔡閎丞　攝影／蔡伯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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⾸先請問兩位學⾧，當初為何會選擇進入
外交系？

蔣：我讀建國⾼中時是第⼀類組的學⽣，
當時的⽬標設在法政學群。⼀⽅⾯除了個
⼈興趣，因我本⾝讀過很多國際關係、國
際政治的書籍，另⼀⽅⾯則是因為家庭背
景。我⽗親的職業和外交相關，從⼩我便
⽿濡⽬染、並有機會能跟隨⽗親出國遊訪；
常常和⽗親聊天也愈讓我對外交系懷有憧
憬。綜合以上種種，我最後選擇修讀政治
⼤學外交系。

我在⾼三時申請政⼤外交系的推薦甄試⼊
學，在我如願通過兩階段的筆試和⾯試後，
⾼三下最後⼀學期便多了很多能⾃由運⽤
的時間。我時常前去政治⼤學，打探未來
⼤學⽣活環境、也旁聽了很多外交系的課
程，比如說李登科⽼師的國際政治。回過
頭來想想，我仍認為這是⼀段⾮常值得的
時光，不僅讓我知道我做了正確的決定，
也讓我對政⼤外交有更多的期待。

吳：其實我在⾼三那年，就已經注意到外
交系能夠以推薦甄選的⽅式⼊學，當時外
交系推甄已經⾏之有年。我在⾼⼆時曾是
時事研究社的教學組，就是看看書再帶點
討論，到現在都還記得我看過的那本「李
登輝和他⾝邊的⼈」，我認為那時無論社
團內的討論或爸爸在飯後帶我⼀起看新聞，
都讓我對分析國際形勢開始產⽣興趣。

當時念的是社會組，也發現了外交系似乎
是個有趣的科系，⼤家普遍覺得進外交系
以後就⼀定要考外交官，不過最後可能只

剩下為數不多的人還堅定地想考外交特考。
我那時會想推甄進外交系其實也是想從事
這⽅⾯的⼯作，畢竟台灣當時的外交環境
⼤有可為，外交官員的待遇也不錯，還能
遊歷各國，所以我認為外交系就是⼀個我
想要積極投⼊的科系。外交系不僅是我的
第⼀志願，也是我當時唯⼀有興趣的科系， 
能順利達成⾃⼰的⽬標，我想我很幸運。

學⾧對系上的什麼課程或哪位⽼師最印象
深刻呢？

蔣：我還記得⼀年級的基本課程有劉德海
⽼師的國際關係導論、翁永和⽼師的經濟
學…他現在還有在教嗎？（眾⼈：有！）
這幾位⽼師的教學都為我在⽇後外交系的
進階課程打了很好的基礎。在我畢業、甚
⾄出國唸書以後，也都還有和他們聯絡，
不論是回學校請益，或是純粹相約敘舊，
所以記憶仍相當深刻。

除了以上幾位⽼師的課，我對李鍾桂⽼師
的國際公法以及陳純⼀⽼師的國際公法實
務研習也很有印象。感謝兩位⽼師的啟蒙，
我很早便對國際法學科興致勃勃，之後也
有幸代表政治⼤學參加了傑賽普國際法辯
論賽，和法律系的同學⼀起組隊，與其他
來⾃臺灣⼤學、東吳⼤學等等的傳統強隊
進⾏全英⽂的國際法案例辯論。這是個⾮
常寶貴的經驗，當時的準備過程、賽前討
論、實戰演練，對我往後出國留學、進⼊
職場、平時的待⼈接物都甚有幫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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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永和⽼師的經濟學、鄧中堅⽼師的國際
政治經濟學，則是當時國際關係中的新興
領域。不同於傳統強調的政治層⾯，國際
經貿互動不僅是當時的世界趨勢，也是受
台灣看重的焦點。在提升經濟實⼒和國際
地位方面，國際政治經濟學、國際貿易、
經濟學、國際組織、國際公法都是相當重
要的科⽬。

其他還有第⼆外語和區域研究課程，我當
時選擇了拉丁美洲區研配合我的第⼆外
語——和崇涵⼀起學了三年的西班⽛⽂。
不瞞你說，當時系上的同學對於第⼆外語，
常常會有不⼩的埋怨以及疑問；⼤家常會
疑惑第⼆外語的使⽤時機，還有相對英語
來說的普遍被取代性。不過，現在回過頭
來，我卻是慶幸⾃⼰當時有學習西班⽛⽂。
事實上，作為使⽤⼈⼝數前三的語⾔，在
美國、中南美洲和很多歐洲國家，西班⽛
⽂是⽣活中⾮常實⽤⽽且便利的。學好基
礎，⾄今都對我的⼈⽣帶來各種不同的助
益。

吳：印象深刻的課程，包括鄧中堅⽼師、
李明⽼師、劉德海⽼師等等，這些⽼師都
是當時外交系的主⼒，並且充滿熱誠。最
有印象的是⼤⼀時劉德海⽼師的國際關係
導論，⽼師的課程是⾮常紮實的，許多國
際關係的知識以及我在授課中強調的基本
理論與架構都是從老師的課堂而來；⽼師
⾮常嚴格，就算是⼤⼀新⽣也毫不留情地
⽤許多外⽂⽂獻以及課堂內容來充實我們。
我當時得到九⼗幾分，這堂課也替我未來
在國際關係的發展打下基礎。

當然，楊⽇清⽼師的政治學、翁永和⽼師
的經濟學、邵宗海⽼師的中美關係、李明
老師的危機管理、鄧中堅⽼師的國際政治
經濟、李鍾桂⽼師的國際公法等……這些
都是基礎學科，學得好，未來無論想往哪
⽅⾯發展，都⼀定受⽤良多。外交系課程
給學⽣的是⼀個根基，如果根基穩定，將
來無論特考，出國深造等等必然會輕鬆許
多。

我與萬安都⼀起修課，就連分兩班授課的
國際公法，我們也⼀起上同⼀堂，我和他
每堂課都坐在第⼀排，不斷抄筆記以及問
問題，我們的基礎知識就是這樣堆疊出來
的。除了基礎學科外，英⽂能⼒也是我們
的重點，當時我們參加了⼤⼤⼩⼩的英⽂
營隊，美加營、經貿營還有赴美參加模擬
聯合國，參與活動得到的經驗以及⼈脈直
到現在都還受⽤無窮。

看來兩位學⾧的感情相當要好呢。想請回
憶下⼤學時期，有任何有趣的故事能分享
嗎？

蔣：我們兩個有趣的故事⾮常多，說真的，
崇涵是我在政⼤最要好的朋友之⼀。我們
最早是在⾼三推甄時，在百年樓第⼀次⾒
⾯⽽認識的，我還記得他穿成功⾼中的制
服襯衫，我則穿建中制服襯衫和⽑⾐，兩
個⼈⼀起聊著緊接⽽來的⾯試題⽬。在放
榜後、確認彼此都順利甄選上外交系，我
們就開始保持聯絡。在⾼三的最後⼀段時
間，我們都會相約去旁聽外交系的課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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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除了李登科⽼師的國際政治，我記得
我們會去拜訪⼀位年邁的周煦⽼師。

到了⼤學時期，我們都會討論課程規劃、
⼀起修了很多課，也會針對上課內容交換
筆記、考前互相幫忙；升上⼤⼆，我們更
決定⼀起雙主修法律系。有這麼⼀位⼤學
的死黨能在課業上扶持彼此，真的是讓我
滿開⼼的⼀件事。

另外，崇涵同時也是外交系學會的會⾧，
不論是外交酒舞會或是迎新宿營等等系上
活動，我們在⼤⼀都會⼀起參與、在⼤⼆
⼀起籌劃；還有系際的啦啦隊和合唱團⽐
賽跟系棒，也都是我們⼀起參加⽐賽的回
憶。反正我和崇涵就⼀直很要好，⼀路到
⼤四⼤五——我們雙主修法律系所以⼤學

唸了五年——快畢業時，我們則會就往後
的⼈⽣學涯、職涯⼀起夢想如何規劃。我
當時便很清楚⾃⼰會出國唸書，並且選擇
法學進⾏研究，⽽崇涵決定留守國際關係
領域。我們先後出國，也有很⾧⼀段時間
兩⼈都在美國，我在賓州費城、崇涵則在
聖地⽛哥和紐約。

吳：我有去賓州找過萬安⼀次！萬安也有
來紐約找過我。我從聖地⽛哥來到東岸後，
兩⼈便會約⾒⾯，聊聊留學的⽢苦談。我
有進去萬安的宿舍過，⼀個簡單、⼩⼩的
公寓宿舍，就在賓州⼤學法學院附近；我
當時就在那裡過夜，還睡在地板上。後來
萬安也有帶我去吃起司⽜⾁三明治，費城
有名的經典⼩吃……如果認真起來的話，
有趣的回憶可以講很久很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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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兩位學⾧的分享，接下來則是蔣萬安
委員的專訪，將就您⽬前的職務進⾏訪問！
⾸先請問，截⾄⽬前，您認為⾃⼰所提的
哪項法案最具代表性？

蔣：在上⼀任⽴法委員的任期中，我很⾼
興能夠運⽤⾸次參選時所強調「擔任商務
律師的專業和經驗」，成功地推動公司法
修正。這也和我參選的原因有關：七年前，
我從美國回到台灣，以執業律師的⾝份和
⼼得，參加了很多政府舉辦的修法會議，
例如經濟部中⼩企業部的修法⼩組，就如
何鬆綁公司法與證卷交易法進⾏討論。我
總是花費很多時間和精⼒去研究過去曾處
理的案例和最新的法規，⼀⼼希望台灣能
與時俱進、接軌國際，新創團隊便能藉由
新法更有效率地獲得投資。但是，會議結
束後總是沒有結論，在我洽詢後，各個會
議負責⼈皆以「需要層層上報」作為答覆，
使得結果不了了之。

這份無⼒感讓我體會到，與其繼續在⽴法
體制外⼤聲疾呼，不如進⼊體制內，成為
⽴法者後，直接制定更好的法律。如此，
我不僅能幫助新創團隊，往後還能在其他
領域照顧更多普羅⼤眾。在如願勝選後，
我也秉持理想， 在上屆任期推動公司法的
全盤修正，和經濟部多次來來回回。最後，
我終於在兩年前總共修有 148 條，修法重
點包括發⾏特別股，讓⾮上市櫃、⾮公開
發⾏公司有更彈性的股權結構，影響逾 70 
萬企業家、也落實我的競選承諾。

另外，我也⾮常關⼼⾝⼼障礙⼈⼠等弱勢
族群。⾸先分享個⼩故事：在我剛進⽴法

院時，有位陳情⼈李伯伯，年逾⼋⼗，並
且有⼀個和我年紀相仿、患有唐⽒症的兒
⼦。幾年前，台灣通過⾝⼼障礙者權益保
障法修正案，該次修法後，新制⾝⼼障礙
⼿冊持有⼈每五年需⾄主管機關重新鑑定
並換證。李伯伯和我訴說他的焦慮，他說
他年事已⾼、不知哪天便會離開⼈世；未
來他若不在兒⼦的⾝邊，便沒⼈能照顧他
了。屆時，⽣活無法⾃理的兒⼦，若無法
獨⾃完成換證程序，便會喪失⼀切⾝障者
應有的權益。該修正案的⽴意良善，旨在
提昇資源分配的效率，然⽽，卻疏忽了法
律的理想和現實中，有著像李伯伯這樣、
且為數眾多的家庭在社會上努⼒的存在。

我因⽽提出修法，重點在於經過醫師鑑定
為不可逆疾病患者，政府需要給予永久有
效的⾝⼼障礙⼿冊，其他疾病若能減緩、
回復，則須定期換證，係將原制修為更有
彈性的雙軌制。提案之初，衛福部其實不
太願意再次修法；我和衛福部溝通多次，
藉由委員質詢、辦公聽會、多次邀請家屬
⾄部⾨溝通，終於在去年，通過了我所提
出的修正案。對我來說，雖然這次修法較
無媒體和⼤眾的關注，仍然讓我對⾃⼰感
到驕傲。我也很感謝這個認識李伯伯的機
會，能讓我認識到很多⾝⼼障礙朋友的家
屬，並能更精準地針對所需，提供⼀⼰之
⼒。

學⾧和同為外交系友的江啟⾂委員⽬前皆
在國民黨扮演重要的改⾰者⾓⾊。請問您
是否會運⽤國際關係、憲法等所學，依據
動態的情勢來調整國民黨的兩岸論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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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：我⼀向對於兩岸關係抱持著開放的態
度，政黨需要隨著世界局勢不斷的變動，
提出因應時局的論述。另外，也很重要的
是多數國民的共識，所以政黨在調整兩岸
論述時，需要不斷的開放討論、甚⾄召開
辯論，不應對不同的聲⾳感到排斥。政黨
不必然堅守⼀種路線，只要所有⼈都能經
過討論、對話、溝通、辯論，最終所決定
⽽出的兩岸論述就需給予信任和⽀ 持。有
了我過去所累積的經驗，尤其是外交系給
我的養分，不論是國際關係、國際公法、
兩岸研究，我很樂意能運⽤所學，積極參
與國民黨的討論並盡⼒給予協助。我的了
解是，江啟⾂學⾧⽇前正在規劃國民黨的
改⾰委員會，委員會包含有組織改造、財
務規劃、青年參與、兩岸論述等四個⾯向，
⽽兩岸關係⾃然是重中之重。我想，接下
來國民黨會邀請改⾰委員會的成員，其中

包含學者、外交官等等有實務經驗的專業
⼈員，針對兩岸關係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
並進⾏討論和辯論，最終在充分溝通後達
成共識決的兩岸論述。

可以感覺到學⾧從律師⾝份⾛⼊國會後，
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讓您也體會與學習了
很多。請問您有任何⼼得建議能給可能投
⾝政治的外交系後輩嗎？

蔣：我很⿎勵同學進⾏跨領域的學習，因
為當時⾝為外交系學⽣的我，仍受科系出
路所侷限，⽽多選擇政治、法律和經貿的
課程。但我認爲，因應現在全球的趨勢，
若要具備更⾼的競爭⼒，需具備的知識才
能就要更深、更廣。舉個例⼦，像是第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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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組的學⽣，便需要跨出組別思維，多多
接觸資訊科技、設計、統計等各⽅⾯的才
能。程式語⾔尤其是未來⼈類皆須具備的
能⼒，且學習的年齡層只會愈低；其實程
式語⾔並不求艱澀，更重要的是邏輯思考
的訓練。對我⾃⼰來說，若能重新來過，
我希望能多修⼀些資科或統計系的課程，
⽽⾮讓選課不出公職和學術的⽅向。另⼀
⽅⾯，我也深信，即便學弟妹的⽬標就是
公職，如調查局，若要成為⼀位優秀的調
查⼈員，其職務仍然相當要求電腦資訊、
數據分析、⼈⼯智慧的能⼒，⽽外交⼈員
亦是。因此，我很⿎勵學弟妹除了要學好
基礎課程，更要多多接觸不同科系所開設
的課程，使⾃⼰成為具有競爭⼒的多領域
⼈才。

最後舉個⼩例⼦：⾕歌和蘋果等等科技
公司都推出語⾳助理，⽤⼾可以透過和 
Google Assistant、Siri 對話，讓智慧裝置
完成對應的指令。語⾳助理提供各國語⾔
的服務，唯獨在中⽂等語⾔上，功能仍然
相對有限。中⽂的字、詞、句本⾝多帶有
不同的意思，在各種不同的排列組合下，
需要⾮常精準的辨識才能成功判讀辭令。
若⼀位語⽂學畢業⽣能夠結合艱深的⽂法
學訓練以及跨領域的資訊能⼒，便能成為
今⽇科技業所極⼒追求的⼈才，為語⾳助
理服務注⼊能量。

吳：我很認同萬安以上所說，因為我在上
學期曾開過⼀堂「科技與國際關係」，除
了提供相關知識，課程中也都有再三強調
這⾨課的意義。⾝為外交系的學⽣嘛，視
野就是需要開闊。

蔣委員的訪問結束後，我們繼續訪談，這
次我們的座上賓是蔣委員在外交系求學時
的好友，擁有多年海外教學經驗，最近才
回到外交系擔任教授的吳崇涵⽼師。起初
志不在研究與教職的他，也與我們分享了
許多這條漫漫⾧路上的⼼路歷程，以及他
遠赴美國再前往兩岸三地任教的點點滴滴。

為何選擇美國⽽不是歐洲的政治學系繼續
深造？可否與我們分享您在海外攻讀學位
時所遇到的挑戰？

吳：在⼤學畢業後，我還是對外交領域充
滿興趣，於是開始萌⽣出國留學的念頭。
之所以選擇美國，就是因為國際關係的重
點與主要的學者、學派都在美國，無論理
論或實務的發展上，美國都是國際關係的
重鎮，且當時外交系⽼師⼤多留美，所以
美國給我的影響很深，我勢必要去那裡繼
續深造。

還有，我其實也是個美國迷，從國中開始
就對美國的地理與⽂化深感興趣，美國各
州我都能倒背如流，還常常收看美國職棒；
不知為何，有關美國的事物總能吸引我。
我那時甚⾄有完成學業後移民並定居在美
國的想法。學業上與個⼈因素的雙重影響，
就是讓我選擇美國的原因。

我在美國也待了將近⼗年，⼗年在⼀個⼈
的⼈⽣中其實占了不⼩的⽐例。回想起剛
從台灣到美國的銜接期，進⼊全英語環境
下，那時台灣沒有英語課程，⽂獻並⾮英
⽂，也幾無外籍⽣。到了美國後，⼝語上
以及書寫上⼀定⽐美國同學弱了點，雖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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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台灣學英⽂學得早，到了美國還是遭
遇不⼩的挫敗。之後透過不斷練習，成績
總算有了起⾊，這種因語⾔產⽣的挫折感
讓我印象深刻，所以同學們⼀定要好好珍
惜現在擁有英⽂教學的環境，更要把握每
⼀次運⽤英⽂的機會。

根據⽼師之前於中國幾年的教學經驗，您
覺得中國學⽣與台灣學⽣差異為何？

吳：我其實⼀直很想出版這⽅⾯的著作，
在我的⼈⽣中體驗到了中、美、台這三邊
的⽂化及教育差別，⽽我也感觸頗深，尤
其是教育⽅⾯，兩岸三地有相同也有差異。
其實中國的⾼等教育仍然處於起⾶階段，
他們的⼤學錄取率僅有 40%，意即他們需
要通過嚴厲的考驗才得以接受⾼等教育，
如果成功進⼊好⼤學，就是⼀個⾝分地位
的象徵，也代表了未來將會輕鬆許多。處

於這個階段的中國，在龐⼤的需求以及低
錄取率下，激烈競爭應運⽽⽣，學⽣對學
位的渴望⾮常強；中國頂尖的公⽴⼤學、
私⽴⼤學以及中外合辦的混⾎⼤學都有拚
勁、或稱狼性強⼤的學⽣互相爭取資源。
以我任職中外合辦大學的經驗，有幾個特
點：學費貴、學生少、全英⽂授課。因學
校規定成績須照⼀定⽐例分配，領先者只
能有寥寥數位，所以同學間的競爭⾮常激
烈，也塑造了他們對課程的積極性，上課
基本上不⽤點名，這點是與台灣學⽣不同
的。

⽽我更在意台灣教育在中美⼈才的夾攻下，
如何⾯對競爭並做出改變，這點是我想在
台灣觀察且付諸⾏動的。再者，因為我是
⼟⽣⼟⾧的台灣⼈，所以我對台灣的教育
體制還是有信⼼，以我⽬前在台灣授課的
兩學期，我認為台灣的學⽣有個特質是我
在對岸沒有發現的，那就是創造⼒。這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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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也源⾃成⾧環境的不同，畢竟中國能接
收到的資訊還是有限，⼤多數⼈都覺得他
們能看到的就是真實，事實上並⾮如此，
相反的，台灣受益於⾃由與多元資訊，能
接收並⽐較來⾃世界的各種思維並加以活
⽤，這種環境讓台灣在學⽣的靈活度上優
於對岸，這點也有利於創造、研發等創新
領域發展。

如果有學弟妹未來想從事研究⼯作或擔任
教職，您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？

吳：依我的觀察，外交系除了⼤部分學⽣
志在擔任外交官外，也有⼀部分⼈會對研
究⼯作產⽣興趣，我其實會建議⼤家多往
這個⽅向⾛，國際關係需要的是實務與理
論的配合，台灣⽬前正是缺少理論⽅⾯的
⼈才。我也推薦⼤家出國，畢竟出國念書
能得到的⼀定是與待在台灣不同的，更新
更廣的知識。

如果有志於研究⼯作或教職，我會建議各
位先問問⾃⼰到底準備好了沒？無論研究
或教職都不是簡單的路，要做好⼼理準備。
念研究所這五到⼗年的漫⾧時間內，都是
⾃⼰看書，想問題再設法解決，還要擔⼼
⾃⼰的論⽂會不會被批得⼀⽂不值，以及
是否能快點畢業，畢業後還得找⼯作，所
以並不是每個⼈都適合。坦⽩講，我在⼤
學畢業時也從來沒想過會當上教授，我當
時認為⾃⼰應該會當個外交官，不過在這
⼀路上漸漸經歷了⼼態上的轉變，直到現
在當上教授。我想告訴各位，如果不認為
⾃⼰⾮⾛研究不可的⼈，⼀定要好好思考

是否已經做好準備，有沒有時間、熱誠、
耐⼼在這條路上⾛下去，研究是條孤單的
⾧路，能幫助你的就只有⾃⼰。

再來，你是否真⼼喜歡「做研究」？你是
否發現問題就會不斷蒐集資料設法解決？
你也必須喜愛閱讀，喜愛思考，甚⾄鑽⽜
⾓尖的釐清問題，如果你沒有上述這些特
質，我建議你別⾛這條路，博⼠學位只是
讓你專⼼研究，並不是你⾶⿈騰達的關鍵。
這些是我認為要從事研究或教職需要的特
質。

訪問的最後，想再請兩位學⾧，說說對彼
此的期許？

吳：從⾼三時開始認識，觀察萬安，直到
現在，我始終認為他是個好⼈——不論公
私場合，都是個溫⽂儒雅，聰明且富同理
⼼的⼈。他願意放棄美國的律師⼯作，將
他的所學貢獻給台灣，這是難能可貴的。
我認為，只要不忘初衷，他能帶給台灣的
貢獻是正向且具有前瞻性的，結合在外交
系與法律系的所學，他能把台灣現⾏的制
度加以完善。所以我希望他能繼續運⽤他
在台美所學，替民眾創造更好的⽣活環境。

蔣：我們⼀直保持聯絡，我當時特別⾼興
崇涵拿到博⼠學位、在國外得到教職後，
決定再回到台灣，回饋給母校政⼤外交系
的後輩們！在我看來，這是個讓⼈感動的
傳承。我們過去都曾當過外交系的學⽣，
即便學涯的經驗和想法不可能完全⼀樣，
仍能夠將⼼⽐⼼的體會學弟妹的初衷、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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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，以及可能遇到的挫折、失望。因此，
我相信崇涵在課程安排以及學⽣指導上，
會⽐⼀般⽼師更有同理⼼，也更能設⾝處
地。

⼀直以來，我希望能夠盡我所能來回饋給
政⼤外交。今年適逢外交系建系九⼗週年，
我也很希望能回到系上，看看⽼師還有學

弟妹們。過去我也曾受國務院或外交系的
邀請，就中美、兩岸關係，以及新科⽴委
上任為主題，以系友的⾝份參與論壇的分
享；我很樂意聽聽學弟妹們的意⾒，畢竟
今昔學⽣們的想法已有不同，若能學習吸
收其中的重要差異，也是種很棒的收穫。
如果往後有類似機會，我都會以外交系為
第⼀優先，盡我所能的排出⾏程。¶

姓名／吳崇涵
出⽣／ 1978 年 10 ⽉ 11 ⽇
現職／政治⼤學外交系副教授
經歷／北京師範大學 -香港浸會大
學聯合國際學院 助理教授
學歷／美國南卡羅來納⼤學政治
系博⼠、碩士、政治⼤學外交學
系學⼠

姓名／蔣萬安
出⽣／ 1978 年 12 ⽉ 26 ⽇
現職／中華民國⽴法委員
經歷／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、美
國萬澤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⼈、美國
WSGR執業律師    
學歷／美國賓夕法尼亞⼤學法學博
⼠、碩士、政治⼤學外交學系學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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